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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里有位“极节俭”老人

株洲“斜杠老人”
的快乐人生

明天天气今天天气 后天天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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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满生活味儿的深秋
要阳光更久一点

对于古代人来说，秋天是属于慢
时光的季节。

因为那个时候，属于农耕社会，人
们遵从着春播、夏管，而到了农历九月
末端，在一年辛苦劳作后慢慢闲下来，
悠然度过一段长长的时光。

所以，那个年岁里，文人雅士会去
踏秋，而老百姓则会准备果腹的食物，
比如腊肉腌菜。

到了现代社会，物质条件日益丰
富，但老的习俗却没有变，比如在这暖
暖有阳光的日子里，霜降节气后，老小
区里的家家户户晒起了萝卜，而充满
柴火香气的炉灶旁，则是烟熏的腊肉。

这几天阳光充足，的确是做这些
事情的好时候。市气象台说，本周接
下来的日子，这样的好天气还将延续，
但是早晚气温低，只有12—13℃，会有
点冷，阳光出来后，一切都会暖起来。

好好享受这深秋散漫的时光，它
是如此充满生活味儿的季节，像一个
邻家小姑娘，这么惹人喜爱。

（记者 王娜）

株洲历史上的今天

2008 年的今天，株洲市获评国家
园林城市。

2009 年的今天，南车株机获土耳
其3.5亿元轻轨列车订单。

“四好”男人，爱屋及乌

退休后，贺永松就喜欢在家写毛笔字、打羽毛
球，直到现在都还在坚持着。

“这个字写长了一点，落款要小一点。”一边看着
丈夫写字，一边提出“建议”，汤述嫦说，以前自己也
会打打球，但这几年身体不行了，连生活自理都成了
问题。77岁的汤述嫦患有高血压、眩晕症多年，前两
年被查出帕金森。因为患病，她的手无法向后弯和
举起，换衣、穿鞋、洗澡等都需要贺永松帮忙完成，更
别说做家务事。环视了一下这个干净整齐的家，汤
述嫦笑说，如今她只要做三件事：吃饭、睡觉、看电
视。“不仅是爱自己、对自己好，那时我母亲 90 高
龄，与我们同住3年，几乎都是他在照料。甚至母亲
拉了污秽的裤子，都是他帮忙清洗。”汤述嫦说，贺永
松有“四好”：好丈夫、好爸爸、好爷爷、好女婿。

79岁的贺永松每天忙忙碌碌，但始终把笑容挂
在脸上。“过日子拌嘴肯定会有，但几十年从来没有
真正红过脸、打过架。”当问起婚姻相处之道的“秘
诀”时，贺永松、汤述嫦不约而同说：包容。

爱上一个人始于才华、忠于人品，55年如初见，
小浪漫小爱好贯穿着他们的婚姻。贺永松还是那个
多才多艺的贺永松，汤述嫦还是那个娴静可爱的“小
粉丝”。摊开一张白纸，贺永松挥毫写出“相濡以
沫”，以表心中之情……

（赵帅帅/文 沈三/图）

夫唱妇随，只愿得一人心

贺永松、汤述嫦认识的时候，就一句话，看才艺。
1961年，当时两人都在湘潭一家工厂工作，年轻

时爱好音乐的贺永松，会在宿舍楼里吹笛子、拉二
胡，经常惹得路过的女同事万般流连。其中，就有当
年20岁的“小粉丝”汤述嫦。“不仅是会乐器，他还经
常拿着个棍子在地上写字，写得很漂亮。”汤述嫦说，
在同事们的玩笑下，两人真的谈起了朋友。

那个年代，人们相对保守，按照贺永松的话来
说，就是周末能在一起散散步，看场露天电影，“坐自
行车，她还只敢坐后面，怕坐前面影响不好”。直到
1963 年 12 月 25 日，他们终于结婚了。喜事一切从
简，领证，在单位办公室给同事发些糖呀花生呀，请
几个好朋友一起在家里吃个饭，就算婚礼了。

夫妻两人对待工作都十分认真，1965年，响应国
家“支援三线建设”的号召，选择举家迁往昆明。“当
时大儿子刚出生，妻子还在坐月子，我先过去。”贺永
松现在回想起来，还有些内疚。1968年小女儿也出
生了，他说，以前自己一心扑在工作上，家里大大小
小的事情，都是妻子在承担。

如果说离开湖南是工作需要，那么1978年回到
株洲，则是生活需要。“我亲生父母去世早，当时岳父
岳母需要人照顾，所以决定回来。”贺永松称，回来后
他前后在市粮食局、原株洲市大米厂工作，妻子工作
上也一直跟随自己的脚步。

爱情就是牵着你走过人生爱情就是牵着你走过人生5555年年
爱情最浪漫的事，就是55年如一日陪伴在爱的人身边，不离不弃。近日，天元区大坪社区党总

支开展党建引领·三社联动“寻找金婚老人”活动，晚报记者也来到该社区贺永松、汤述嫦两位老人
的家中，感受他们风雨同舟、相依相伴的激情岁月，听他们分享多年婚姻经营的成功经验。

家是温馨的港湾。
（作者：夏广文 79岁 天元区湘江名都小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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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五十年代初，祖国的童年，也是我
的童年。

那时，我家在石峰山下的竹山冲。也许
是祖祖辈辈吃了斗大的字不识一箩筐的苦
头，我还未满6岁，父母就送我去上学了。

寒冬的一天，北风削脸，雨点夹雪粒砸在
地上沙沙响。我吃完早饭，父亲拿出一双专
为我制造的竹屐说：“济南，今天你穿竹屐上
学吧！”我一看，两个刨光了竹皮的茶缸般粗
的五寸来高的竹筒站在地上，上端长着一对
寸多高的竹耳，竹耳里穿着一根滚边的布带
——这就是比木屐简陋得多，活像一个“凹”
字的竹屐，这就是山里人的雨鞋。

把穿布鞋的脚嵌在两个竹耳之间，将布
带系在脚背上。我想到雨雪天就要穿竹屐上
山下坡，跳坑过桥，心里有些害怕，撒娇地哭
起来了：“爸爸，我不穿，会戳脚！”父亲见状，
把竹屐放回桌子底下，对我说：“好，不穿它，
我背你。”他穿上自己那双沾满泥泞的大竹
屐，将棕叶斗笠戴在头上。我趴在他宽大的
背上，双手搂住他的脖颈。他的一双大手托
住我的屁股。我把头缩在竹笠下面，感到温
暖和舒适。父亲提起脚来，踩在雨雪泥泞的
路上，发出特有的响声，路面上印出两行深深
的圆圈圈。

父亲是雨中的伞，雪中的车，雨雪来了，
他会遮护我，保护我。

那天晚上，父亲给我讲了一个竹屐的故
事。他说，前辈有个叫竹斋公的，因为不愿参
加一次与外族争夺坟山的械斗，被族长驱
逐。竹斋公带着家人浪迹天涯。有一天，他
经过荒无人烟的石琴山下，发现山冲里有一
片青翠的竹林。说来也巧，那时正是草长莺
飞的清明时节，春雨过后，竹林中新笋破土而
出。这大自然恩赐的又大又鲜嫩的竹笋，对
于饥饿的流浪者，简直是救命恩人。于是竹
笋留住了竹斋公。竹斋公用竹竿和竹枝在竹
林里搭起了一个人字形的原始竹棚，用春笋
延续下来的生命，在这里开山种地。到了寒
冬，竹斋公仍要上山下地，可是没有雨鞋。于
是他砍回竹子，锯下两节竹筒，做成了不要钱
的竹屐。竹斋公第一次穿上自己做的竹屐，
在竹山冲的泥泞路上东摇西晃地走来走去，

山路上印出了竹屐特有的圆圈圈——这是人
适应自然、征服自然、顽强生活的足迹。从竹
斋公到现在，也不知过了多少代，这自制的简
易雨鞋——竹屐，伴随着竹山冲人，在年复一
年的雨雪中跋涉……

父亲讲的故事让我对穿竹屐不那么害怕
了。第二天上学的时候，我叫父亲帮我穿上
那双崭新的竹屐。父亲一边拿我的脚往竹耳
间挤一边说：“穿惯了就会稳的！”我在雨雪泥
泞中高一脚低一脚地挪动着。父亲一边扶着
我一边告诉我穿竹屐的诀窍，他编了几句顺
口溜叫我记住：“竹屐竹屐，脚要高提，泥路轻
踩，石头莫踢，上山人向前，下山身稍后，过桥
慢慢移！”他的脚做着示范动作，指着路告诉
我如何选择，如何平衡身体，如何防止戳伤
脚。我终于挪过了野鸡坡，移过了烂木桥，来
到了学校。虽然脚板腰里被咬痛了，但心里
很甜。

有一次，我们班的“猴头”想出了一个馊
主意——竹屐展览，比赛谁的竹屐美观大方，
穿着舒适！于是一双双竹屐在教室走廊上排
成扇形队伍，大的，小的，高的，矮的。“猴头”
俨然像个竹屐裁判员，瞪着眼睛搜索了一番
之后，从竹屐阵中捉出一双提在手上说：“这
是竹屐冠军!不高不矮，不大不小，竹筒上雕了
千里马，有飞奔天下之志；竹耳光滑，系上滚
边布带，不会咬脚；缺口里垫上了一块与脚一
样长的薄木板，穿着舒适！”我一看，心差点跳
出喉咙了，那双竹屐是我的！我冲上去叫起
来：“这是我的！”“啊，竹屐冠军！”同学们欢呼
着，围住我，把我举起来，真像荣获世界冠军
的运动员受到欢迎一样。

六十年代，竹山冲人穿上了轻便舒适的
浅口橡胶套鞋；七十年代，轻便雨鞋代替了浅
口套鞋；八十年代，又飞来了稻田靴、稻田袜
……

然而童年里自己亲手编写的竹屐的童
话，仍深深地刻在心上，随着祖国改革开放后
日益繁荣富强的巨变，心版上的竹屐愈加清
晰。“父亲对我讲过竹屐的故事，我也该向孩
子和孙子讲一讲我的竹屐的故事。”我望着孙
子脚上天蓝色的小雨靴在心里说。

（作者：曹济南 71岁 湘银小区）

我曾穿竹屐上小学
老潘善弈。只要有棋下，他可以烟不吸，茶不

喝，饭不吃，觉不睡，是个很有意思的棋手。
老潘平时文质彬彬，下起棋来却判若两人，是一

个地道的进攻手。他棋风凌厉，每一开局便大刀阔
斧，硝烟四起，车马炮浩浩荡荡越过楚河汉界，直逼
对方军帐，呐喊夺帅。对方若稍不留心，老将更会被
他擒了去。老潘下棋善于搞精神战术。若是与陌生
人对弈，他尚注意礼貌，下棋只用手，不动口。若是
熟人，他就要手口并用，唱戏曲、哼小调，或是拿过报
纸朗声阅读，再不就是吐舌头做鬼脸，间或问对手一
声：“还走不走棋？当长篇小说看？”当然，还有比这
更刺激人的话。这种精神战术，轻则可使对手无法
冷静，变得心浮气躁；重则可以声东击西，让对手一
败涂地。

老潘下棋，观者越多，他越有劲头。若是无人观
战，他便硬拉别人来看，不惜频频敬烟稳住观众。当
然，不论强征还是利诱，必须在他稳操胜券之时。老
潘称王称霸，引得一些好战分子纷至沓来，要与他一
决雌雄，老潘则是来者不拒，一概奉陪。那些上门找
战者，会受到良好待遇。

老潘的妻子通情达理，对丈夫的棋友一律以礼
相待。即使棋子声响到深夜，她也不会出面叫停，扫
客人的兴。有妻子的耳朵监听，老潘不再猖狂，总是
客气地让你先走，甚至提醒你这样走要丢马，那样走
要丢炮。你要悔棋，他也不发火，只是憨憨地笑笑，
一副虚怀若谷的样子。

老潘也有失利的时候。大家最感快意的不是他
失败的结果，而是他失败的过程。在棋局陷于被动
之时，他也会失去大将风度，唱歌、读报、谈天的兴致
不会再有，代之而来的或是长久的沉默、频频摇头；
或是喃喃自语，举棋不定；或是脸色涨红，鼻尖冒汗；
甚或是吵吵闹闹，硬要悔棋。让老潘悔棋，等于给了
他东山再起的机会，没有谁愿意。大家接受教训，吃
了他的棋子，或是攥在手里，或是放进衣袋，反正不
摆在棋盘边。就这也不是相安无事，他会扳你的手
背，掏你的衣袋，甚至与你满屋追逐。如果夺子不能
成功，老潘则拒不认输，以罢战相威胁。这时你为了
下完眼看就要获胜的棋局，只得让步，而这一步，到
手的主动权也可能随之让给了老潘。

我一度对象棋有过浓厚的兴趣，但这种兴趣只
有与老潘对弈时才有。
（作者：朱定邦84岁 荷塘区富华商业广场融华阁）

棋迷老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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